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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助理教授 

陳俊吉 

摘 要 

《華嚴經》在中國佛教史發展上是極重要的經本之一，並且產生相關佛教藝

術造像體系，其中耳熟能詳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便是依據《華嚴經》的〈入

法界品〉而來。但「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名稱卻是宋代才開始普遍使用，並

且有完善的造像體系，至於宋代以前「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原型為何？如何

流變與發展？是個佛教藝術史上重要的議題，但甚為可惜，學界至今對此區塊尚

未有效觸及，相關專論探討也甚少，這將是引起筆者好奇與探究的原因。筆者將

利用古籍文獻資料、近人研究成果，以及相關作品作為依據，進行考證釐清此議

題。經過本文分析探討後發現，〈入法界品〉產生善財童子參訪的圖像，濫觴於唐

代，但該類圖像要如何稱呼？目前學界對此也不統一，故本文考訂將其稱為「入

法界品圖」，認為此稱名較為適切，並且與宋代發展出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有所區別。早在盛唐的時候，依據〈入法界品〉已經產生善財童獨自參訪的造像，

但還沒有產生善財童子參訪諸位善知識的畫面。到了中唐時「入法界品圖」才有

較為完整的內容出現，此時「入法界品圖」主要依附在華嚴經變中，但晚唐、五

代時逐漸沒落，「入法界品圖」卻以獨立之姿態漸展露頭角，由「入法界品圖」轉

為「獨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開啟北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新格局。 

關鍵詞：入法界品圖、華嚴經變、五十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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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唐五代時期關於善財童子的造像藝術發展，有一類乃依據大本《華嚴經》中

的〈入法界品〉為本，描繪出善財童子參訪諸善友歷程的故事畫。〈入法界品〉中

善財童子一共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共計參訪 54 回，其中第 1 回與第 53 回皆為

文殊菩薩，第 51 回一次參訪二人（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至於參訪次數如何計

算，唐代判教已有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會（參）之說，其計算方式有所出入，

北宋中後期開始以釋惟白禪師（生卒年不詳）五十三參為主要通說，延續至今，

但其計算方式與今日略有出入，而完整獨立的「五十三參圖」也在北宋時才普遍

盛行。1 

在北宋「五十三參圖」獨立之前的唐五代樣貌為何？有何特色？如何產生？

等議題扣人心弦使人相當好奇，此成為本篇論文所要討論的議題核心。在初唐時

長安一帶為華嚴學派的重要地域本營，華嚴的教義繁複且多思辨，如何將《六十

華嚴》轉換為經變畫，實乃不易之事，故華嚴造像表現上常用象徵意味的具體佛

會圖案來表現之。2華嚴祖師釋智儼（602-668 年）曾於 628 年創造出〈蓮華藏世界

海圖〉的華嚴經變。3據推測此種畫面極可能是由「華嚴藏海」與「七處八會」所

組成的模式。4華嚴經變中「華嚴藏海」與「七處八會」，二者為《六十華嚴》中重

要的哲理意涵，前者表達華嚴宇宙觀的宏偉無盡世界，後者展現出整部《六十華

嚴》的說法處展開的佛會。但對於《六十華嚴》的內容並非單純僅僅前述二項而

已，還有十住、十行、十迴向……等的華嚴抽象教義，以及經中重要的尊像如毘

盧遮那佛（盧舍那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善財童子……等，有時這些尊像會

抽離出來成為造像體系，例如單幅毘盧遮那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等造像；

乃至造像尊像的結合，例如毘盧遮那佛與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構成的「華嚴三聖」，

單幅文殊菩薩配置善財童子為眷屬的造像。5這些造像雖然來自華嚴系統中，但無

法準確稱為「華嚴經變」，但仍屬於「華嚴造像」的範疇，因凡與華嚴系統有關的

                                                      
1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55-392。 
2 例如《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中於各佛會中闡述十住、十地、十信……等，佛教理論形而神

上的精神內涵，實在難以透過繪畫表現完整的傳達其思想，故在華嚴經變中《六十華嚴》以八場佛

會表現出「七處八會」的思惟，《八十華嚴》的「七處九會」則以九場佛會表現之。 
3 《華嚴經傳記》中又記載：「時年二十七…（中略）…藻思多能，造〈蓮華藏世界圖〉一鋪，蓋

葱河之左，古今未聞者也。」《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 51，第 2073 號，頁 163 下。 
4 陳俊吉，〈「華嚴藏海圖」與「七處八會圖」的獨立發展至結合探究〉，頁 82-94。 
5 早在北齊《華嚴經碑》、《華嚴八會碑》在碑額已經出現「華嚴三聖」造像。至於唐代五台山文

殊信仰所發展出的「文殊五尊像」，如〈新樣文殊墨線粉本〉中就配有善財童子為眷屬的造像體系。

陳俊吉，〈北齊華造像的開展：以華嚴三聖與七處八會為例〉，頁 1-23。陳俊吉，〈五代敦煌新

樣文殊中善財童子的繪畫探究〉，頁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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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在廣義面而言皆為「華嚴造像」。6至於「華嚴經變」中的「經變」通常乃專

指將一部經的全部，或者經節部分重要內容抽出以圖案的方式表現，而「華嚴經

變」通常是以整部華嚴的變相圖為主軸，此乃「七處八會圖」（此為《六十華嚴》，

如《八十華嚴》則為「七處九會」），至於重要經節部分所構成的經變圖，如「十

地品圖」、「華嚴藏海圖」……等，只能算是《華嚴經》該品的經變，不宜以具有

全體經文意涵思惟的「華嚴經變」來稱呼。但是唐五代時一個完整的華嚴經變，

除了以「七處九會」為主體外，有時還會加入其他部分經品的經變組合構成才顯

得較為完整，如華嚴經變會加入「華嚴藏海圖」，以及有些造像表現會增加配置依

據〈入法界品〉而來的圖像。7 

至於出自〈入法界品〉為主題的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圖像，要如何的稱呼？

歷代發展與當今學界並不統一，在唐五代時期中國並未有明確的相關記載，宋代

開始才漸多，其主要的稱呼有：「善財善知識圖」、「善財童子參知識圖」、「善財統

參歷圖」、「佛國禪師指南」、「五十五知識像」、「五十三善知識」、「善財童子五十

三參像」、「華嚴海會善知識曼荼羅」……等。8至於日本於十一世紀起有：「善財童

子之知識圖」、「善知識曼荼羅」、「華嚴善知識曼荼羅」、「善財童子參歷圖」、「善

知識圖」、「善財童子繪卷」……等。9上述中國與日本的這些稱謂乃指獨立畫面或

造像系統的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之完整展現，並不依附在華嚴經變中。對於唐

五代時期，所出現相關此類型造像藝術主要有三種：第一類，依附華嚴經變中的

善財童子參訪圖；或者第二類，獨立未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圖；乃至第三類，獨

立且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圖，對此學界的稱謂說法不一。段文傑、王惠民等人都

將其泛稱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10如以造像圖像的發展脈絡與語彙來看，以現

代所熟悉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語彙來稱呼，即出現一個問題，那會使人直接

聯想到完整獨立的善財童子參訪圖像，然而此圖像在宋代時才普遍成熟的運用，

唐五代仍在發展的歷程，許多參訪圖像並不完備，如此語彙是否適切尚有探討空

間。況且「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語彙普遍運用，乃北宋才開始大量運用，因此

用此語彙來稱呼之，是否適切仍有疑問？11韓國人海住將敦煌石窟依附在華嚴經變

壁畫中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歷程畫面，稱呼為「善財童子求法圖」。12對於此語

                                                      
6 關於「華嚴經變」與「華嚴造像」的議題詳參，陳俊吉，〈淺析中國華嚴造像體系：兼論善財童

子的造像系譜〉，頁 4-6。 
7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頁 135-169。 
8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76-385。 
9 小林達朗，〈善財童子歴参図研究史料（稿）〉，頁 59、61。 
10 敦煌莫高窟第 12 窟的〈華嚴經變〉下方有善財童子參訪內容的四屏風畫，段文傑稱此為「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段文傑，《莫高窟第九窟、第一二窟（晚唐）》，頁 208-209、234。另外，王

惠民則泛稱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王惠民，〈華嚴圖像研究論著目錄〉，頁 156-157。 
11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76-378。 
12 海住，〈莫高窟華嚴變相的考察〉，頁 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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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使用並無不可，海住所指的「善財童子求法圖」為第一類，至於第二類與第三

類要如何稱呼？海住並未注意到此問題。日本小林達朗將第二類稱為「善財童子

善知識圖」，將第三類稱為「善財童子歷參圖」。13但二者名稱極為相似，且於十一

世紀的獨立完整參訪善知識的作品亦有此名稱，容易使人誤認混淆。 

從上論述可知，凡廣義而言只要描繪出善財童子參訪的母題，無論是否完整

與獨立，都可以稱為「善財童子參訪圖」。但本文研究為了使各類型造像藝術有效

的識別，於權宜之下筆者斗膽將宋代迄今所呈現獨立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歷程，

稱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較為普遍）；獨立但未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歷程，

稱為「簡化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至於唐五代時期此類作品不論那一類型（第一

類至第三類）仍在發展階段，有相當多的變化，其依據的經典主要為〈入法界品〉

所產生的經變畫，因此筆者將其稱為「入法界品圖」，即將第一類稱為：「華嚴經

變中的入法界品圖」；第二類稱為：「獨立發展中的入法界品圖」，第三類稱為：「獨

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以作區別。 

「入法界品圖」此造像藝術於唐五代的發展歷程為何？是個重要的議題，但

甚為可惜，學界至今對此區塊尚未有效觸及，也未見專論探討，這將是引起筆者

好奇與探究的原因，將透過文獻史料以及相關作品，探究該類圖像可能發展的面

貌。 

二、盛唐華嚴造像中的善財童子萌芽 

中國今日僅存唐代時期的「入法界品圖」，最早為中唐時期的作品，而敦煌此

種作品的影響源頭主要來自於中原關中地區，因此長安、洛陽地區的該類圖像發

展應早於敦煌地區。那盛唐時是否在京畿一帶出現有「入法界品圖」，目前並沒有

相關實物的案例可以佐證，且中文古籍文獻中也未發現明確的相關史料，使得今

日考據上有所限度，但甚為有幸於唐代時，日本派出遣唐使學習唐朝文化，並保

留部分相關的文獻史料，從此可略窺一二。14 

孝德天皇（596-654 年，645-654 年在位）開始學中國設立年號，進行政治改

                                                      
13 繪製約於 742 年東大寺六經櫥櫃的第一櫥櫃屬於華嚴宗經廚，櫥櫃上出現繪製善財童子與善知

識的畫面，並非完整的五十三參內容，小林達朗將其稱為「善財童子善知識圖」。至於十世紀末至

十一世紀初日本洛陽本願寺出現善財童子五十餘幅的參訪圖，則稱為「善財童子參歷圖」。小林達

朗，〈善財童子歴参図研究史料（稿）〉，頁 59。 
14 唐代時日本國派遣唐使，最早一次於舒明二年（630 年），第二次於白雉四年（652 年），主要

至長安、洛陽學習初唐的藝術文化，另在朝鮮半島也間接傳入初唐文化，使得日本飛鳥晚期的佛

教造像藝術，有些已經展現初唐造像色彩。岡田健，〈初唐樣式と飛鳥時代後期の彫刻〉，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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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隔年大化二年（646 年），頒發新詔書仿效大唐的典章制度，並且有計劃性的

派遣大量學習者來唐代學習。15元明天皇（661-721 年，707-715 年在位）遷都平城

京（奈良），平城成為新都城，並且仿長安城建造，聖武天皇（701-756 年，724-749

年在位）於天平十三年（741 年）下詔於各國之國都建國分寺（國分寺分為：金光

明寺、天王護國之寺屬於比丘眾寺院，法華滅罪之寺屬於比丘尼之寺院），天平十

五年（743 年）下詔於平城京建立東大寺，此寺成為總國分寺。16所建的東大寺便

製造大佛，具有天皇為大佛的象徵，大佛的佛力遍滿四方（國分寺），具有濃厚護

國思想的佛教政治思惟。17 

天平勝寶四年（752 年）為已經退位的聖武天皇舉行大佛開眼日子，但此時大

佛細部尚未修飾完畢（直到 757 年佛體工程才完畢），但卻在 4 月 9 日這天聚集一

萬名的和尚提早舉行開眼法會，這與聖武天皇患病祈福有密切關係。18為了大佛開

眼便準備許多供養物資，此時已經預先設計好的六宗櫥櫃也陸續完成，此寺當時

雖為日本華嚴宗寺院，但是也典藏其他宗派典籍，製造完成的六個櫥櫃便存放各

宗典籍安奉於大殿中。19依據《正倉院文書》的〈橱子繪像并畫師目錄〉記載，除

第一個櫃子擺放華嚴宗典籍外，另外五個櫃子，擺放其他五宗的典籍，依序為法

相宗、三論宗、律宗、薩婆多（俱舍宗）、成實宗，各宗櫥櫃扉內外門扉扇上描繪

16 尊的尊像，乃各宗的祖師、佛菩薩、弟子……等相關圖像，但這些櫃子因東大

寺曾經大火，今已不存。20關於華嚴宗櫥櫃的繪畫內容是如此記載的： 

第一櫥子（華嚴宗），判大稻村。梵天、普莊嚴童子、普賢菩薩、文殊菩薩、

善財童子、帝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主夜神、海幢比丘、賢慧菩薩（僧）、

馬鳴菩薩（僧）、主晝神、多聞天王、持國天王。21 

關於此櫥櫃的重要繪畫總指導為判大稻村（又稱為：秦稻村生，生卒年不詳），與

弓削大成（生卒年不詳）交替，領數名工匠分工合作而成。22判大稻村、弓削大成

因表現卓著而獲得天皇賜姓，此櫃的圖像樣式粉本來源，與當時大量留唐學生，

所帶回的唐風樣式影響下所繪製有關。23各櫥櫃皆繪製扉頁共 12 版，每扇一圖，

                                                      
15 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新編）》，頁 43-45。 
16 新井和臣，《大和路（東大寺）》，頁 50-51。 
17 上原昭一、鈴木嘉吉，《日本美術全集：第 4 卷 天平の美術 南都七大寺》，頁 140。 
18 王秀雄，《日本美術史》上冊，頁 104-105。 
19 松浦正昭，〈正倉院宝物六宗厨子繪の復原（上）〉，頁 26-27。 
20 石田茂作，《奈良時代文化雜攷》，頁 146。 
21 同上註，頁 145。 
22 平田寬，〈上代の画師‧画工〉，頁 185。 
23 大村西崖稿，大村文夫編，《廣日本繪畫史》，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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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每扉至少描繪一尊特定尊像人物，而當時製作櫥櫃彩繪可說相當嚴謹，大體

上是申請紙張，起樣打稿製作小樣，當完成後才在櫥櫃進行彩繪，先打底（白粉），

而後運用色彩暈染、填色，最後使用金箔裝飾。24而當時所描繪的彩色圖像樣式今

已不存無法得知，在繪製於建曆二年（1212 年）京都淨瑠璃寺中的〈浄瑠璃寺吉

祥天橱子繪〉（圖 1－圖 3），畫面中造型與用色是復古奈良時期的作品。25〈浄瑠

璃寺吉祥天橱子繪〉的彩繪，傳承於東大寺戒壇院中繪於天平勝寶七年（755 年）

的〈漆金銀繪佛龕扉畫〉（圖 4－6），故其彩繪樣式可以作為參考的資料。26在東大

寺戒壇院的〈漆金銀繪佛龕扉畫〉作為安奉華嚴宗的經櫥，畫面尊像造型可以作

為此時期繪畫的參考，原本安奉在東大寺大殿中的六經櫥櫃，人物造型應該類似

〈漆金銀繪佛龕扉畫〉此種造型，具有濃厚的唐風遺存。〈漆金銀繪佛龕扉畫〉現

在僅殘存二扇，正反面都有繪製一尊圖像，櫃子的繪畫表現使用黑漆，上方再繪

製泥金銀為主的表現。27〈漆金銀繪佛龕扉畫〉與東大寺大殿中六經櫥櫃在繪畫造

型上，皆屬於同時代（奈良時期）作品，有相似的時代風格，但在形式表現上卻

有所差異，前者以色彩描繪，後者卻是以黑漆描金銀泥的方式。 

   

圖 1 「辯才天女神與眷屬」，

出自〈浄瑠璃寺吉祥天橱子

繪〉龕內正壁龕，佚名繪，木

板敷彩，10.3×62.3cm，建曆二

年（1212 年），〔日本〕東京

藝術大學美術館藏。 
說明：中央主尊為辯才天女

神，四隅四尊為其眷屬。28 

圖 2 「廣目天、增長天」，出

自〈浄瑠璃寺吉祥天橱子繪〉左

側面扉裏，佚名繪，木板敷彩，

各扉 10.3×24.8cm，建曆二年

（1212 年），〔日本〕東京藝術

大學美術館藏。 

說明：右幅為廣目天、左幅為增

長天。 

圖 3 「梵天、帝釋天」，出

自〈浄瑠璃寺吉祥天橱子繪〉

正面扉裏，佚名繪，木板敷彩，

各扉 10.3×30.7cm，建曆二年

（1212 年），〔日本〕東京藝

術大學美術館藏。 

說明：右幅為梵天、左幅為帝

釋天。 

                                                      
24 松浦正昭，〈正倉院宝物六宗厨子繪の復原（上）〉，頁 28-30。 
25 田軍、蘇冰等編，《日本傳統藝術（卷五）肖像 佛畫》，頁 81。 
26 小路田泰直監修，《史料集公と私の構造（別巻）：稿本日本帝国美術略史》，頁 66。 
27 奈良国立博物館編，《平成七年正倉院展目錄》，頁 42。 
28 每日新聞社、「重要文化財」委員会事務局編集，《重要文化財 7：絵画 I》，彩圖說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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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華嚴宗第一櫃描繪的神祇，並不全然出自《華嚴經》中，例如馬鳴與賢

慧菩薩，皆為大乘佛教論師，其中馬鳴（梵語：Aśvaghoṣa，100-160 年，印度僧

人）為禪宗西天二十八祖，是印度五大論師之一，著《大乘起信論》。29至於所謂

賢慧菩薩所指的人物為何？在唐王勃（650-676 年）撰，北宋釋慧悟（生卒年不詳）

註的《釋迦如來成道記註》，在「十支宏闡」的條目中描寫印度諸佛弟子造論分十

項的事蹟，其中有段註釋云：「五分別名數支，即《雜集論》無著、師子覺、賢慧

等三菩薩造。」 30所謂《雜集論》，全名為《大乘阿毘達磨集論》（梵語：

Mahāyānābhidharma-samuccaya）為瑜伽行唯識學派的重要論書，此書為無著（梵

語：Asaṅga，310-390 年，印度僧人）、師子覺（梵語：Buddhasiṅha，生卒年不詳，

無著之弟子，印度僧人）、安慧（梵語：Sthiramati，475-555 年，印度伐臘毘國僧

人）所作，唐釋玄奘（602-664 年）於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翻譯此經。31安慧為世

親（梵語：Vasubandhu，400-480 年，印度僧人）的弟子。32可以得知文中「賢慧」

                                                      
29 在中國古代把西天十二祖認為是馬鳴尊者，也為祖師也是西天華嚴初祖，是首此因緣配上鳴尊

者，但以東大寺第一櫃繪製時，華嚴宗西天祖師說尚未成熟，應該此處馬鳴尊者不具華嚴祖師的

意圖。《嘉興藏》冊 15，第 5 號，頁 643 上。 
30《釋迦如來成道記註》，《卍續藏》冊 75，第 1509 號，頁 10 下。 
31 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冊 1，頁 818-819。 
32 屬於唯識學派的論師之一，主要著作有：《大乘中觀論釋》、《唯識三十頌釋論》、《倶捨實

義釋》……等。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冊 3，頁 2405-2406。塚本善隆，《望月

仏教大辞典》卷六，附錄頁 31。 

   

圖 4 「力士」，出自〈漆金

銀繪佛龕扉畫〉第一塊扉版正

面，佚名繪，木板敷彩，

109.5×23.2cm，天平勝寶七年

（755 年），〔日本〕奈良東

大寺南倉藏。 

說明：右幅為線描圖、左幅為

扉畫原貌。 

圖 5 「神將」，出自〈漆金

銀繪佛龕扉畫〉第一塊扉版反

面，佚名繪，木板敷彩，

109.5×23.2cm，天平勝寶七年

（755 年），〔日本〕奈良東

大寺南倉藏。 

說明：右幅為線描圖、左幅為

扉畫原貌。 

圖 6 「神將」，出自〈漆

金銀繪佛龕扉畫〉第二塊扉

版反面，佚名繪，木板敷

彩，109.2×24.2cm，天平勝

寶七年（755 年），〔日本〕

奈良東大寺南倉藏。 

說明：右幅為線描圖、左幅

為扉畫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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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慧」實則同一人，只是譯名上的差異。而梵天、帝釋、增長天王、廣目天

王、多聞天王、持國天王是屬於大乘經典經常出現的護法神，也非《華嚴經》中

特殊身分之神祇。第一櫃中所剩餘神祇才與《華嚴經》密切有關，但也並非全都

出自〈入法界品〉中，如普莊嚴童子，出自於《六十華嚴》的〈盧舍那佛品〉中，

為愛見善慧王第二子，但在初唐末期所譯《八十華嚴》的〈毘盧遮那品〉則譯稱

為「大威光太子」。33「主晝神」出自《六十華嚴》的〈世間淨眼品〉，以及《八十

華嚴》的〈世主妙嚴品〉皆有收錄。34因此與〈入法界品〉善財童子直接參訪有關

的即文殊菩薩（第 1 回與第 53 回參訪，今日普遍第 1 回不列參，第 53 回即第五

十二參）、海幢比丘（第七回，今日普遍列為第六參）、普賢菩薩（第 54 回，今日

普遍列為第五十三參）。35此櫃究竟使用《六十華嚴》還是《八十華嚴》為依據，

目前上述資料看來應為《六十華嚴》的可能性較大，因為普莊嚴童子乃出自《六

十華嚴》中的獨特用語。但是也不可忽略《八十華嚴》的影響，因為此時東大寺

所建的大佛，便有參考《八十華嚴》中蓮華藏世界的思惟。36或許可以說東大寺此

六經櫥櫃的繪畫，是以《六十華嚴》為主要，並且參考《八十華嚴》所結合完成

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的〈入法界品〉中關於善

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是有所闕文，直到釋法藏（643-712 年）於永隆元年（680

年）時校對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才填補《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

中〈入法界品〉的缺憾。所以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圖像在此之前不可能

出現，也說明初唐晚期時，對於原本〈入法界品〉的闕文已經有所重視，並在因

緣際會下才補齊缺憾，對其參訪歷程才有較完整的認識，故其影響力應在初唐晚

期以後。 

此外，從第一櫃中的繪畫也透露出〈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的參訪造像藝術，

此時的發展並不完備，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而日本此時的佛教藝術表現主要受

中國所傳入的造像藝術影響，主要源自於長安與洛陽一帶，如此時的平安城與寺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第 278 號，頁 417 上-418 上。《大方廣佛華嚴經》，《大

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54 下-57 下。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第 278 號，頁 396 中-418 上。《大方廣佛華嚴經》，《大

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3 下。 
35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78-392。。 
36 日本學界有些學者認為東大寺的大佛為盧舍那佛，其蓮臺的蓮瓣線刻圖案為大千世界化佛展

現，大佛與蓮臺為一體性的建造，其思想來源有《八十華嚴》第一會盧舍那佛的蓮華藏世界，以及

與《梵網經》的盧舍那佛坐千葉蓮臺上有關。至於蓮臺的蓮瓣線刻圖案，以當時的大東寺為日本華

嚴宗的本寺來看，應有受《八十華嚴》之影響。奈良六大寺大観刊行会編，《奈良六大寺大観補訂

版第十卷：東大寺二》，解說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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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造，皆仿自中國長安。37而《八十華嚴》譯出的時間為 699 年，此櫃所描繪的

時間為 752 年，內容為《六十華嚴》為主，並且參考《八十華嚴》的綜合體，可

推知在此之前長安、洛陽一帶已經出現善財童子的參訪圖像，但此種圖像仍處於

發展階段並不完備，善財童子僅為《六十華嚴》中的諸大菩薩像之一，其尊格特

質（參訪表現）不顯明，因此與普莊嚴童子、四大天王、主夜神……等放置一處。 

東大寺第一華嚴櫥櫃中，每扉畫面中的諸尊像，出現許多與《六十華嚴》相

關的神祇造像，屬於華嚴造像藝術體系，在〈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

識，與正倉院第一櫥櫃中描繪的主要神祇相對應部分，為文殊菩薩、普賢菩薩、

海幢比丘此三尊，而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在《六十華嚴》中也非僅在〈入法界品〉

中出現，經文其餘卷中也經常出現，所以實際與〈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善

知識有關的對象僅海幢比丘。但每扉畫面的特質通常是以單尊為主體，從〈浄瑠

璃寺吉祥天橱子繪〉（圖 1－圖 3）與〈漆金銀繪佛龕扉畫〉（圖 4－圖 6）便可看

出，且各尊具有獨立性特質，因此推論東大寺第一華嚴櫥櫃中善財童子與海幢比

丘，屬於獨立的個體，並未展現出善財童子參訪海幢比丘的意圖。故櫥櫃中描繪

善財童子、主夜神、海幢比丘……等尊像，乃《華嚴經》中眾多尊像的代表性人

物而已，反映其本身為華嚴經櫥櫃的特質，對於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意圖還

在醞釀中，並無法有效的彰顯出來，此種現象透露出初唐至盛唐早期時京畿一帶

的善財童子造像可能即是如此。 

在高宗主政期間，於上元元年（674 年）即施行《華嚴經》，高宗便以彌勒佛

王的姿態統治，此年高宗改稱「天皇」，武則天改稱為「天后」，高宗駕崩後不久，

武則天便改國名為周，建國前她便利用《華嚴經》佛王傳統思想治國，並且結合

《彌勒下生成佛經》信仰，改朝前兩年（688 年）封稱為「聖母神皇」，具有女轉

輪聖王思惟，在登位前即公告十二個新字，其中「曌」便具有《華嚴經》中「毘

盧遮那佛」的「大日遍照」之意，登基後不久便自名「武曌」。38武則天掌握實權

後，薛懷義（？-694 年）策畫偽造《大雲經疏》，武則天於 690 年即位後，在洛陽

城內的天堂內設立彌勒佛大佛乾漆像，而長安、洛陽的彌勒大佛設置，與各州設

立大雲寺（具有分國寺的象徵），具展現彌勒佛王即當今聖上為轉輪聖王的意圖。
39其使用《華嚴經》的佛王思想，結合《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彌勒下生經》的彌

勒佛王為轉輪聖王，統治大周子民的形貌出現。40武則天對於《華嚴經》乃相當推

                                                      
37 田澤坦、大崗實編，《圖說日本美術史（概說）》，頁 31-32。 
38 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頁 233-240。 
39 宮治昭，〈巨大仏の源流：弥勒と毘廬舍那〉，頁 180。 
40 古正美指出武則天在登基前，已使用彌勒佛王的傳統，於登基後於 694-694 年間受到印度僧人

菩提流志（梵語：Dharmaruci，572-727 年，南天竺僧人，692 年抵達洛陽）影響，改為觀音佛王

的傳統，695 年正月又改回《華嚴經》的彌勒佛王傳統，但隔月便又停用，但對於《華嚴經》的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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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遣使至于闐求《華嚴經》梵本，並且下詔翻譯《八十華嚴》，於 699 年譯出，

此有其政治統治的意圖與宗教情感思惟。 

釋法藏為協助《八十華嚴》的翻譯工作，當《八十華嚴》譯出後，華嚴經變

由《六十華嚴》的七處八會轉向七處九會發展，在盛唐當時的武則天與中宗皇帝，

對於釋法藏可說相當禮遇，使得華嚴教法廣為流傳，也帶動華嚴經變的傳佈。在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中就記載，在唐中宗協助下於景龍二

年（708 年）後產生「於是乎像圖七處數越萬家。」41反映出七處九會的圖像廣為

傳佈，甚為可惜的是，當時京畿一帶所製作的華嚴經變一幅也沒有留下。現在盛

唐時的僅存之作，為盛唐晚期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一例，此窟中央塔柱壁畫繪製華

嚴經變，在變中有七處九會，於塔柱龕內頂部描繪上下兩排各四佛會，仍可見到

七處八會的影響，塔柱龕內北壁隅繪製一佛會即為第九會「逝多林園會」（圖 7、

圖 8）。此幅畫面使用關中地區所傳入，較早期的七處九會模式之一，與中唐時敦

煌遺存較成熟「七處九會」有所出入，主要有二：其一，中唐現存的「七處九會」

在垂直壁面多為「九宮格」式構圖排列，佛會彼此並未分離；其二，中唐的「七

處九會」每一會，皆中央為佛，兩側為諸菩薩與眷屬圍繞的說法圖畫面，皆以坐

姿展現。42而第 44 窟的龕頂八會與此相同，但北壁隅的「逝多林園會」畫面中人

物卻都是站姿，並描繪出善財童子向佛會中文殊菩薩請法的畫面，這是中唐（乃

至晚唐、五代）華嚴經變未出現的情況。在第 44 窟的「逝多林園會」反映出〈入

法界品〉中善財童子的角色越趨重要，透露出善財童子已經具有參訪諸善知識的

意圖，但以文殊菩薩為代表，因文殊菩薩為首位指引善財南參的導師。 

  

圖 7 〈莫高窟第 44 窟中心塔柱〉，石窟開鑿，盛唐，

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 

圖 8 「逝多林園會」出自〈莫高窟第

44 窟中心塔柱〉，石窟開鑿，盛唐，敦

煌莫高窟第 44 窟。 

                                                                                                                                                            
勒佛王傳統似乎並未斷絕，後來又遣使求《八十華嚴》梵本，以及下詔翻譯。古正美，《從天王傳

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頁 262-266。 
41《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冊 50，第 2054 號，頁 284 中。 
42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頁 13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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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華嚴》中〈入法界品〉的善財童子參訪內容，在釋法藏的協助下於 680

年已經完整，當《八十華嚴》翻譯時善財童子參訪內容也還是有所闕文，釋法藏

也以《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內容補之。可見初唐晚期《六十華嚴》與《八

十華嚴》中〈入法界品〉善財童子闕文之處，已經填補完畢，使其有利於轉換為

經變圖的條件。盛唐時是否由初唐善財童子與諸位善知識的單尊造像，更進一步

發展出具有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入法界品圖」，目前雖然並無盛唐時期相關史

料與畫作的證據線索，但從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華嚴經變中「逝多林園會」，展

現出善財童子參訪文殊菩薩具有故事畫的情況來看，此時已經發展出善財童子參

訪善知識的意圖，以首參文殊菩薩表示，但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較完善的體

系則尚未出現，故此時「入法界品圖」應該仍在萌芽階段。 

三、中唐華嚴經變中入法界品圖的融入 

當盛唐時〈入法界品〉中參訪善知識的善財童子圖像，在日本東大寺華嚴宗

櫥櫃，呈現出獨立形貌與略帶有參訪的意圖，中國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卻展現出善

財童子於佛會中，參問文殊菩薩的故事內容，兩者聯繫起來可知〈入法界品〉中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意圖日益彰顯。在中唐時莫高窟第 471 窟中的〈華嚴經變〉，

並未配置「入法界品圖」，但此時的第 159、231、237、472 窟，卻都有配置之，

顯然「入法界品圖」並非〈華嚴經變〉的必要成分，成為可有可無的情況。但此

時「入法界品圖」已經有一定的基礎規模，此種圖像不可能忽然憑空而生之，應

該有其發展脈絡，而敦煌此種經變圖又源自於中原京畿一帶，故在中唐以前京畿

一帶應該有「入法界品圖」的圖像，推知最遲於盛唐晚期時即有之。 

中唐時華嚴造像的「入法界品圖」已經漸趨完善，許多華嚴經變便加入「入

法界品圖」的圖像，而釋澄觀（738-839 年）本身曾繪製華嚴經變，又對華嚴經變

與華嚴教義進行解說製作〈華嚴剎海變相讚〉、《華嚴七處九會頌釋章》、《入法界

品十八問答》……等。至於釋澄觀所繪製或所指導製作的華嚴經變究竟為何？並

無相關實務的作品傳世，但筆者推知此時的華嚴經變把「入法界品圖」納入其中，

釋澄觀本身應該是位關鍵性的角色，首先，此時敦煌所見的華嚴經變都配有「入

法界品圖」為主，此種圖像無可諱言來自於唐代京畿一帶，故應該與華嚴宗推展

此新圖像有密切關係，此時華嚴宗祖師除了釋澄觀以外，很難想到有第二位才華

洋溢的學僧，可以製作出來。43其二，釋澄觀強調〈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的

重要，乃普賢行的展現，並且融入禪宗思惟認為是「漸證法界」的展現，其所作

的〈華嚴剎海變相讚〉中：「執象或亡象，取空空外求，斯人皷識浪，浩劫只冥搜，

                                                      
43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頁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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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象見無象，萬象歸毛頭，圓機覩一葉，法界知春秋。」44其內容並無描述華嚴經

變的特色，幾乎都是教理的展現，並且融合許多禪宗當下即證，一切有相即皆無

相的思惟。而參訪善友本為禪宗所重視，調和禪法的釋澄觀，對於〈入法界品〉

善財童子有所器重，並且參與《四十華嚴》翻譯，撰寫的論述中許多都提及〈入

法界品〉的善財童子參訪。在釋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十五云：

「如來自入師子頻申三昧，即果法界，令諸大眾頓證法界。善財歷位漸證法界，

漸頓該羅，本末融會，皆證法界，故受之以〈入法界品〉。」45善財童子參訪「漸

頓」乃受禪宗影響之判教思惟，強調參訪善友的重要性。「入法界品圖」為證入法

界的修持歷程顯得格外有其意義，故其極可能將此併入於華嚴經變中。其三，釋

澄觀的弟子釋嗣肇（生卒年不詳），曾在長安雲華寺大雄寶殿繪製華嚴經變，劉禹

錫也曾書寫〈毘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其中「清淨不染華中蓮，捧持世界百億

千」指的便是華嚴經變中的「華嚴藏海圖」；「大雄九會化諸天」指的便是華嚴經

變中的「七處九會圖」；至於最末四句「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

綃素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極可能便是描述「入法界品圖」，闡述善財童子

參訪諸善知識，從自始至終都不憑靠外緣（攀緣），最後終證入法界，乃自性圓滿

而證入。46故推知中唐釋澄觀系統的華嚴經變圖，已經把「入法界品圖」納入其中，

雖然如此敦煌所發現此時的「入法界品圖」還是一種概念性參訪的圖像表述，僅

描繪出部分的參訪次數，並無完整的表現出善財童子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的畫

面，其造像藝術仍在發展中，雖然如此但畫面也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式樣。 

「入法界品圖」的出現使得華嚴經變畫面更加的完整與繁複，而此時有些「入

法界品圖」也可成為獨立造像體系，不須依附於華嚴經變中。此種情況透露出自盛

唐晚期至中唐時，逐漸發展出獨立「入法界品圖」，而後於中唐併入於華嚴經變中，

但有些「入法界品圖」仍獨立發展。中唐此時所發展的「入法界品圖」，是否有把善

財童子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都繪出的完整畫面？筆者認為已經有初步的雛形，但還

尚未完整的成熟發展，因為中唐時敦煌莫高窟所遺存「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

圖」，其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尊像畫面，大都約 20－30 位參訪之間為主。 

而中國七處九會的系統於《八十華嚴》譯出後不久便開始展露，盛唐初期時

賢首宗三祖釋法藏，已經發展出成熟的「七處九會圖」，此圖像包含「華嚴藏海」

的內容。在盛唐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華嚴經變，便發現有「七處九會圖」與「華

嚴藏海」的構成（圖 7、圖 8）。到了中唐時許多華嚴經變中，還要加入「入法界

品圖」的現象，使其經變表現模式更加成熟與完整。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卍續藏》冊 58，第 1015 號，頁 555 中。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112 中。 
46 《圓宗文類》，《卍續藏》冊 58，第 1015 號，頁 555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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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唐五代華嚴經變中入法界品圖的分離 

中唐時期獨立系譜的「入法界品圖」，反映出善財童子的菩薩行最後證入法

界的歷程。關於獨立系譜的「入法界品圖」在中唐時推測應該有之，但目前並無

相關實證，所見到的都是併入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圖」，反映出當華嚴經變

中出現「入法界品圖」時，獨立系譜華嚴造像的「入法界品圖」較為沒落。 

此種情況到了晚唐五代時似乎有所改觀，華嚴宗第五祖釋宗密（780-841 年），

延續著釋澄觀的判教體系發展，釋宗密本身除了為華嚴宗的祖師外，也是禪宗的

祖師，對於禪法相當重視，故產生禪化的華嚴學。此時的「入法界品圖」較中唐

的表現更加的成熟，但敦煌此時所發現的華嚴經變，計有第 9、12、85、127、138、

144、156、196、232 窟，但畫面中出現「入法界品圖」為第 9、12、85、156、232

窟，計共五窟，未繪製「入法界品圖」的共有四窟，顯然入法界品圖在華嚴經變

有逐漸退化的趨勢。到了五代時更為顯明，敦煌地區所繪製的華嚴經變，幾乎都

不配置「入法界品圖」，例如第 6、45、61、98、108、146、261 窟。但北宋初時

曹氏歸義軍所開鑿的大型洞窟，莫高窟第 55窟於窟頂北披華嚴經變中卻配置有「入

法界品圖」，且繪製相當完整，故可知雖然五代時有退化的情況，但「入法界品圖」

配置並未消失，且畫面表現漸趨完備。 

敦煌石窟中表現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畫面中，所繪製善財童子參訪善

知識或尋訪善知識的畫面，在晚唐已經有一定的規模形式，例如莫高窟第 9 窟一

共繪製 73 小幅參訪內容，遠超出〈入法界品〉中所記載參訪一共 54 尊善知識的

數量；第 12 窟繪製 33 小幅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或尋訪善知識的畫面；第 85 窟中

壁畫局部崩壞現存 41 幅，以崩壞的面積推算，至少約 10 幅，所以整幅畫面接近

〈入法界品〉記載參訪善知識的數量。47整體而言上述「入法界品圖」的參訪或尋

訪善知識的表現，在晚唐時已經發展出一定規模與表現。 

而現今所發現敦煌唐五代時期，華嚴經變配置「入法界品圖」有減少的趨

勢，並非「入法界品圖」的重要性下降，從上述可以了解到華嚴宗、禪宗此時

皆器重善財童子參訪善友的部分，不太可能忽略此部分的重要性。此外中唐時

《四十華嚴》譯出，此經以善財童子參訪的母題貫穿，從舊有的《六十華嚴》

與《八十華嚴》單獨顯立出來，善財童子的參訪此時已經成為獨立系統的母題。

此種現象，反映出自晚唐開始華嚴造像中逐漸發展成熟的「入法界品圖」，不須

依附在華嚴經變中，也可以獨自成為繪畫的題材，到了五代時期獨立的「入法

界品圖」發展，應該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甚為可惜中國現今並未發現或遺存

                                                      
47 關於上述數量乃筆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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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時「入法界品圖」的作品與相關紀錄，但當時日本（相對於中國五

代至北宋初）卻保留些重要文獻可以視為參考，於日本永觀二年（西元 984 年）

所撰《三寶繪詞》中便記載日本法華寺舉行華嚴法會，使用木質材料，製作出

七至八寸的小人偶，穿著華麗錦緞製成的衣服，一共製作五十餘尊作為法會供

養用。48顯然是出自《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展現，

其已經把經典所記載的善知識皆完整呈現出來。另在日本洛陽誓願寺，於十世

紀末至十一世紀初時，舉行佛事曾掛置五十餘幅的《善財童子歷參圖》，每日給

予誦經讚揚，而善知識中的第 2 回（第一參）功德雲比丘（德雲比丘），教導善

財童子念佛三昧法門，藉由甚深念佛三昧神力加持，使得信仰者得以獲阿彌陀

佛救脫，並往生西方極樂世界。49將彌陀信仰與善財童子結合，在五代吳越國統

治時期，錢弘佐（928-947 年，941-947 年在位）在位期間，於近杭州西湖邊的

資延寺彌陀龕，就出現華嚴與淨土的結合，並且出現善財童子的造像，此乃《四

十華嚴》中善財童子視為普賢行的代表實踐者，而此經文最後的《普賢菩薩行

願品》強調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將普賢行與阿彌陀淨土信仰結合以後，確保必

定往生有著莫大關係（圖 9）。50而日本的佛教在中古時受中國影響甚深，日本

此時所出現獨立「入法界品圖」即可能是受中國影響之產物，故可推知於晚唐

時獨立「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應有其一定完整規模的可能性，最遲於五代時

已經有較高的完整性發展。 

 

圖 9 〈彌陀龕〉，佚名雕，石材雕刻，五代吳越國天福七年（942 年），浙江杭州慈雲嶺資延寺

彌陀龕造像。 

                                                      
48 源為憲編，《三寶繪詞》，收錄仏書刊行会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冊 111，頁 449。 
49 釋昌好，《洛陽誓願寺緣起》，收錄仏書刊行会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冊 117，頁 350。 
50 關於此議題並非本文探論重點暫略，待他日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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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依據〈入法界品〉所產生的圖像，此類作品目前誕生何時中國文獻史料並未

有明確的文獻記載，但在日本 752 年記載的〈櫥子繪像並畫師目錄〉，已經有描繪

善財童子與數尊善知識的圖像。而中國發現最早的相關遺例為中唐時期，莫高窟

第 159、231、237 窟……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敦煌地區所發現善財童子參

訪歷程的畫面，仍依附於華嚴經變中，並未成為獨立的題材，且關於善財童子參

訪五十四位善知識的內容並未完整的表現出來。至於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圖像何

時誕生？目前並不清楚，但日本的文獻記載，於十世紀末期日本已經出現完整的

「善財童子歷參圖」。而日本佛教的系統源自於中國佛教，因此推知最遲於晚唐、

五代時，中國已經出現獨立且完整造像的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之造像藝術。目前

中國遺存唐五代善財童子參訪圖像的地區，僅存敦煌莫高窟壁畫，但並未發現獨

立造像系統的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畫面，而這類圖像仍依附在華嚴經變中。 

從本文探討「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情況，可大體上窺知其發展之流變，此處

將以上論述作總結製作出簡表「唐五代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模式與類型簡表」（表 1）

以方便判讀。在唐代所出現的「入法界品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類型：首先為

「獨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此種造像類型萌芽的端倪出現於盛唐時，已經產生依

據〈入法界品〉出現獨尊的善財童子造像，其參訪善知識的意圖還未顯明，且諸

位善知識的造像也不多，此時為「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到了中唐時《四十華

嚴》的譯出，使〈入法界品〉中的善財童子有獨立母題，使得「獨立發展中的入

法界品圖」漸趨完善，但並未展現出完整參訪諸善知識的全面性，且此時的造像

主要依附於華嚴經變中，到了晚唐、五代時才擺脫華嚴經變的依附，發展出參訪

諸善友母題的特色也愈趨成熟與全面，故最遲於五代時已經出現「獨立完整的入

法界品圖」。而北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另一種「入法界品圖」的類型，為依附在華嚴經變中所展現，初唐時已有華

嚴經變，此時經變畫依據《六十華嚴》而來，其內容主要是「七處八會」與「華

嚴藏海」圖的結合。當初唐晚期譯出《八十華嚴》以後，此時的華嚴經變內容成

為「七處九會」與「華嚴藏海」圖的結合。而「七處九會」大多以九場佛會來展

現，而有些於「七處九會」中會出現善財童子身影，例如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華

嚴經變於「七處九會」的第九會中，便出現善財童子於佛會中請益文殊菩薩如何

實踐菩薩道。菩薩給予南參指示的故事畫，此受到「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之

影響。到中唐時，華嚴四祖釋澄觀的提倡與重視，使得華嚴教法與禪法結合，善

財童子參訪善友為明心見性的重要指標，也是普賢行的一種具體實踐，故許多華

嚴經變中加入「入法界品圖」，但此時的「入法界品圖」仍在發展中，並無展現出



460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參訪諸善知識的全面性。而此種「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圖」，在晚唐、五代時於

華嚴經變中有退化的趨勢，主要是以「入法界品」與「七處九會」圖所構成的華

嚴經變為主。此情況並非「入法界品圖」的重要性消失，而是發展出「獨立完整

的入法界品圖」，其不再依附於華嚴經變中，成為一種新造像的母題。 

表 1 唐五代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模式與類型簡表 

  類型 

 時間 

華嚴造像中 

「入法界品圖」 
華嚴經變中的構成模式 

備

註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代 

系譜 Ⅰ 獨立「入法界品圖」 Ⅱ-Ⅰ 繁複式華嚴經變 Ⅱ-Ⅱ 簡化式華嚴經變 

2013.01.17，陳俊吉繪圖製表。 

說明： 

◎本圖表以簡要標示，故並非完整。 

◎在盛唐時期華嚴造像中「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已出現獨立善財童子參訪造像，但參訪仍十

分稚趣，此外華嚴經變中某些七處九會的模式受其影響（以虛線表示），例如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第九會，便出現佛會中善財童子參訪文殊菩薩的情況，此時並非所有華嚴經變中的七

處九會皆有此展現。 

◎盛唐華嚴造像中「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在中唐時逐漸轉換（以實線表示）為「獨立發展

中的入法界品圖」，但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還未十分完備，直到晚唐、五代時才漸趨完備，

出現「獨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即圖表中Ⅰ式。 

◎中唐時有些華嚴經變加入「入法界品圖」開始成為主流，但此種情況到了晚唐、五代時有逐漸

退化的趨勢，此時的華嚴經變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其一即較少見的Ⅱ-Ⅰ，繁複式華嚴經變，為

「七處九會」、「華嚴藏海」、「入法界品」等三圖所構成；其二為較常見的Ⅱ-Ⅱ，簡化式

華嚴經變，為「七處九會」與「華嚴藏海」圖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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